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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賽馬場上

              仲秋的太陽還算溫暖，但是秋風已帶來涼意。剛過正午時分，風向轉西，把白雲

拉成絮棉一般的長絲，挂在藍盈盈的天上，緩慢地變寬變暗，或變稀變薄，使陽光過濾后，

時而金光燦爛，時而若隱若現地照著抖擻飄揚的上海公共租界賽馬總會會旗:一面藍色底子

上繪有白色賽馬，賽馬師，和 "Shanghai Race Club" 字樣的旗幟，以及跑道，裁判員崗亭，

拉起紅線的終點標志杆，鐵架和木板搭成坐北向南的觀眾看台，測量騎師體重的小屋，和

觀眾看台盡頭的跑馬廳主樓。

             19年來，跑馬廳的位置隨著租界的疆域擴展，三遷其地，向西移動。第一個跑馬

廳，由5個英國商人創建的上海賽馬總會，在1850年，花費810兩銀子，建在河南中路，佔

地81畝。第二個跑馬廳，在1854年，花費9700兩銀子，建在浙江中路，佔地170畝。第三

個跑馬廳，也就是眼前這家跑馬廳，在1862年，以每畝地初付25兩，再付30兩，每間屋付

100兩銀子，共約30000兩銀子的代價，建在西藏路以西，佔地460畝。

             在跑馬廳舉行的賽馬由兩個民間組織合作辦理。第一個組織是按股份制出資開發

跑馬廳的委員會，委員為儀和，沙遜，祥茂，殼件等諸大洋行的大班，負責場地的維修，

擴建。第二個組織為賽馬總會，任何年滿21歲的租界西人居民都可以申請加入，由熱心賽

馬事業的9到11人組成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投票表決，必須全票同意，方可入會。跑馬廳不

提供賽馬。賽馬由擁有私人馬匹的馬會會員在每季賽馬前登記參賽，然后由經記人代表各

匹賽馬向跑馬廳繳納保証金后在場內設賭攤招攬會員或觀眾下注開賭，盈虧由攤主負責。匹賽馬向跑馬廳繳納保証金后在場內設賭攤招攬會員或觀眾下注開賭，盈虧由攤主負責。

除收觀眾的門票外，跑馬廳向賭注抽利，總的利潤由跑馬廳委員會的成員們按股份分紅。

賽馬不對華人開放，出於對地主的禮貌，每次賽馬，上海道台，知縣獲特邀出席觀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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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信基督教的猶太商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賽馬總會，跑馬廳，馬會會員之間的關

系，就像是教會，教堂，教徒之間的關系。唯一不同的是，教會每周做一次禮拜，馬會每

年跑兩次賽馬。”

          雖說每年隻有兩次賽馬，春季賽馬於4月下旬至5月上旬舉行，秋季賽馬於10月下旬          雖說每年隻有兩次賽馬，春季賽馬於4月下旬至5月上旬舉行，秋季賽馬於10月下旬

至11月上旬舉行，但每次賽馬歷時4天。今天是本年秋季賽馬的最后一天，賽馬總會成員

裡豢養的最棒的馬匹，將在今天決一雌雄，勝出的馬主不僅將贏得巨額獎金，而且將在下

面12個月裡享受優勝者的榮耀。

           單側長約1.25英裡（2012米），寬約60英尺(6米）的跑馬道，目前空無一人。觀眾

看台和停車場上已漸漸聚起觀眾，和載著主人預備坐在馬車裡觀賽的各色馬車。有人在座

位或就近的草皮上攤開桌布，從藤籃裡取出香檳酒，冷肉，水果，面包，准備在賽馬開始

前野餐，或是在賽后慶祝勝利。開瓶聲，碰杯聲，傳遞三明治的招呼聲，賣飲料的攤販聲，

產生了節日般的歡樂氣氛。

          被細沙碎石壓緊的環形跑道包圍著的是跑馬廳的中心草坪。三分之二的草皮剛修割

整齊，剩下三分之一的草皮正在修割，陽光照射下，就像孩子剃剩頭發的后腦勺。在跑道

從較長的一段，通過弧形，轉到較短的一段的彎角處，站著兩個華人庄稼漢。他們在農地

被跑馬廳收購后，作為收購的條件之一，被跑馬廳雇為終身工人，維修跑馬廳的場地。其

中一個較年輕的，30來歲，隻穿一件汗褂，露出栗紅色的胸肌臂肌，他掄著十幾斤重的鐵

耙，把已經割下的草，耙攏，推到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工人腳下。年紀較大的工人，大草帽

蓋住稀稀拉拉的頭發，用叉子把草堆起來，沒有用木板車運出跑馬廳前，在跑道和中心草

坪接壤的地方造成一處處草堆。

           "還有多少時辰要放炮？“年紀較輕的工人問。他指的"放炮”就是裁判員發射賽馬           "還有多少時辰要放炮？“年紀較輕的工人問。他指的"放炮”就是裁判員發射賽馬

起跑的信號槍。

          "不消一個時辰，“年紀較大的工人看了天色后回答。張嘴說話時，露出少了兩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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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老。

         "曉得這趟花紅發幾個銅鈿伐？”

         "洋人來的比上趟多，這趟每人至少發5塊洋鈿。“

         "這麼好賺的錢，洋人為啥一年隻辦兩季賽馬？不辦四季？”         "這麼好賺的錢，洋人為啥一年隻辦兩季賽馬？不辦四季？”

         "當初和朝廷講好的，洋人租地開跑馬廳，一年兩季賽馬。超過兩季，朝廷覺得丟面

子，除非重開談判。“

         "租界裡，還不是洋人說了算？”

         "洋人就是這樣，說好怎樣就怎樣。“

        “朝廷要的是面子，阿拉百姓要的是銀子。” 年紀較輕的工人朝草堆吐口水。

        “算了吧。多操心死得快，” 年紀較大的工人突然停下手裡的活，指指同伙的背后，

叫道：“財神爺來勒！”

         一個20來歲的華人少婦，身著湖青色緞襖，百褶長綢裙，黑繡鞋，腕上套著一支西

洋手表，越過賽馬跑道，富含信心地走來。她是賽馬總會現任秘書艾瑪夫人的華人助手阿

芳。

         "收工勒，“阿芳以嚴肅的口氣下令。”比賽馬上開始，你們再不離開，要妨礙賽馬

了。“

         "去哪裡？“年紀較輕的工人故意問。顯然，如果阿芳是男性，他是不會對阿芳發出

的號令這樣提出反問的。

         "到馬房去，裝馬鞍。”

         "做了一個上午，我們還沒有吃中飯。“

        "裝好馬鞍后就開飯。”        "裝好馬鞍后就開飯。”

        "我沒帶錢，能不能先預支幾個花紅？“

        "是啊，阿芳管事，能不能透個風，這次花紅發多少銅鈿？”年紀較大的工人加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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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對阿芳的取鬧。

        "花紅由拉妮管家經手，你們要我去把拉妮找來，告訴你們分多少花紅銅鈿伐？“

       "弗要弗要，”兩個工人像躲避毒蜂一樣地搖腦袋，然后操起工具，跟隨阿芳離開跑道，

走向馬房。洋人真厲害，讓女人管男人，而且管得服服帖帖。走向馬房。洋人真厲害，讓女人管男人，而且管得服服帖帖。

        在阿芳帶領工人去馬房裝馬鞍的同時，艾瑪正在測量騎師體重的小屋裡監督測量。自

從懷孕后，根據伯頓醫生的檢查，艾瑪的預產期將在一個月后。今天是艾瑪最后一天以秘

書身份來賽馬總會工作，今天以后，艾瑪將歇在家裡待產。

        6名駕馭不同參賽馬匹的騎師們，嘻嘻哈哈地排成一隊，等待測量體重。他們之所以

這麼高興，是因為在今天以前，為了使體重剛好達到重量級騎師的標准，他們必須嚴格控

制飲食: 吃太少，會使體重達不到標准，吃太多，體重滿足標准，但是會加重賽馬的負擔。

過了今天，他們就可以高興怎麼吃就怎麼吃。為了使觀眾在開賽后，能對各匹賽馬的歸屬

一目瞭然，騎師們身穿標志各個馬主的特色賽馬裝。代表儀和洋行的騎師，穿著蘇格蘭高

地花呢格紋馬甲；代表香港顛地家族（不是已宣告破產的上海寶順洋行）的騎師，戴著腓

紅衣紗織就的帽子；代表沙遜洋行的騎師，帽沿扎著類似阿拉伯酋長的黑帶；代表馬會創

世人霍格的騎師，佩著耀眼的金色肩章；代表法國俱樂部的騎師，從左肩往下繡著一條紅

籃白三色細帶；代表旗昌洋行的騎師，帽沿左右長出兩翼硬紙片，像征禿鷹的翅膀。除了

沙遜洋行的騎師，騎師們都是白人。沙遜洋行的騎師是伊拉克人。

            測量體重的小屋，因為放了一把大磅秤，顯得有點擁擠。懷孕的艾瑪，沒有穿上緊

身的賽馬裝，為了使打扮和賽馬的場景合調，她戴著一頂騎師的鴨舌帽，帽沿插上紅色翎

毛。每個騎師捧著即將套上馬背的鞍具，規規矩矩地站上秤盤。一個穿著大禮服的賽馬總

會職員，鄭重其事地讀出和記下磅秤上的數字，確定騎師的體重和鞍具的份量達到重量級會職員，鄭重其事地讀出和記下磅秤上的數字，確定騎師的體重和鞍具的份量達到重量級

標准，然后，由另一名穿大禮服的職員將測量過關的騎師和鞍具帶往隔壁的馬房。艾瑪監

督整個過程，確保沒有人作弊，故意讀錯數字，或是在上秤前身上夾帶重物，秤量過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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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重物偷偷扔掉。

           測量體重的小屋門外，擠著一堆好奇的觀眾，靜靜地觀看，直到測量完畢。他們中

有的人是第一次觀賽，對跑馬廳裡的一切有著看個遍的願望；有的人要目賭騎師的體貌，

以此來判定騎師所駕的那匹馬獲勝的可能有多大，作為下賭注的根據。以此來判定騎師所駕的那匹馬獲勝的可能有多大，作為下賭注的根據。

           艾瑪在登錄測量結果的賽馬記錄本上簽名后，由寸步不離的拉妮陪同，回到跑馬廳

主樓。  

         主樓大廳裡，透過拉開的側門，可以看到大餐廳裡已經准備好馬賽后的慶祝盛宴。

長長的餐桌上鋪著漿洗硬挺得能立起來的潔白亞蔴桌布，花朵形狀的酒瓶裡裝著各色香檳

酒和果子酒，閃亮的銀器托架上放著小巧玲瓏的糕點，雕成花卉的水果，和昂貴的俄國魚

子醬。一盤盤冷肉，煙熏魚，野味，在褶成三角形的餐巾和如同軍隊一樣排列整齊的刀叉

杯盤的圍繞下，拼成華麗的圖案。每張圖案裡，都有一束剛剪下的嫩黃色玫瑰，發出淡談

的芬香。

         大廳裡的人們分成兩堆。一堆是今天每匹參賽賽馬的經紀人，一堆是具有貴賓身份

的觀眾，諸如賽馬總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跑馬廳委員會成員，工部局董事會成員，各

國領事。經紀人們看到艾瑪進屋，趕緊圍上來，紛紛遞上各種証書。按照規定，賽馬的經

紀人必須在開賽前兩周內繳足保証金，取得本屆秋季馬賽的經紀人資格証書。保証金是用

來防范萬一經紀人在賽馬獲勝后，拋棄對勝馬下賭注的賭客，捲款失蹤。每個經紀人必須

將保証金收據以及資格証書在開賽前取得艾瑪的最后驗証，才能回到賽馬場上收受賭客們

的下注。當然，很多熟悉的賭客，為了避免開賽前的擁擠，早就將賭注交給了信得過的經

紀人。

          當艾瑪查驗經紀人証書的時候，貴賓們，除了各國領事，正圍繞著裡德律師，聽這          當艾瑪查驗經紀人証書的時候，貴賓們，除了各國領事，正圍繞著裡德律師，聽這

位身兼跑馬廳委員會成員的麗如銀行董事眉飛色舞地高談闊論。

         "錫蘭咖啡期貨最近在倫敦交易所大漲，而且會繼續大漲，“裡德頓了一下，目光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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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各位貴賓，希望得到感興趣的反應。裡德律師是這樣一種人，盡管租界裡已經傳遍寶順

洋行的顛地大班因為聽從他的建議，做空棉花期貨，導致破產，裡德推銷各種期貨的熱情，

信心，和積極姿態沒有絲毫改變，好像他從來沒有失誤，將來也不會失誤。在他的身上，

永遠體現出兩個立場。第一個立場是他在真心實意地替顧客著想，按照他的建議去投資，永遠體現出兩個立場。第一個立場是他在真心實意地替顧客著想，按照他的建議去投資，

就能抓住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投資地產周轉太慢，買賣鴉片名聲太壞，隻有跟著他裡德

把錢放在倫敦期貨市場，才能賺大錢，賺快錢！第二個立場是麗如銀行的總行東藩匯理銀

行具有英國政府頒發在遠東印鈔票的特權，所以麗如銀行實力雄厚，和麗如銀行做生意，

比和任何其他銀行做生意，要靠得住！

           "各位想知道為什麼錫蘭咖啡期貨大漲嗎？因為今年錫蘭大旱！”裡德富有權威地說，

好像所有的人都十分盼望得到這份答案。

           "昨天沒下雨，明天呢？后天呢？對下雨能說得准嗎？“滿頭紅發，顛著大肚皮的

工部局董事晏瑪太擰起雙眉，毫不客氣地問。

           "您太過慮了。在錫蘭，雨季已過，要下雨也要等到明年春天。整個東南亞都是這樣。

麗如銀行對錫蘭的氣候預測，有長年追蹤的根據。”裡德得意的像發現雞窩的狐狸。

           "會這樣預測氣候的人，到處都是，人人看漲咖啡，還有什麼賺頭？“工部局董事會

計師普羅斯德提出疑問。

           "現在距離雨季結束還有三個禮拜，有些人正在觀望，現在下場買高，還來的及。鄙

人很羨慕各位的運氣，今天能及時得到這份消息。三個禮拜后，雨季結束，錫蘭咖啡期貨

必然全面大漲，現在買進，三個禮拜后賣出。在座各位，請想一想，還有比這樣更快賺錢

的投資嗎？”

        "有，" 沙遜洋行的大班索羅門沙遜插話。        "有，" 沙遜洋行的大班索羅門沙遜插話。

        "請問，大班您是指。。。“

         這時， 一陣響亮的鑼聲從屋外傳來，打斷了裡德的期貨推銷。鑼聲是宣告各匹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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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跑道號碼抽簽已經結束，經紀人可以正式開始收受賽馬賭注。

         "我是指賽馬！”沙遜說完暢懷大笑。其他人都跟著大笑起來。裡德臉上毫無尷尬表

情，一齊加入大笑。

         具有貴賓身份的他們相繼離開跑馬廳主樓，回到各自的觀看座位上去。         具有貴賓身份的他們相繼離開跑馬廳主樓，回到各自的觀看座位上去。

         看台和停車場上的觀眾和馬車越聚越多，300多名賽馬總會會員差不多到齊了，加上

1000多人的散戶觀眾和他們的仆人，整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裡一半的西人都來了。停車場

上的馬車，一輛挨著一輛，盡量往賽馬跑道靠近。這裡有豪華的四輪四架馬車，輕便的單

架雙輪馬車，四輪敞篷馬車，運送多人的公共馬車，結實的郵車，和破舊的出租馬車。有

的主人坐在舒適的車廂裡，用望遠鏡瞄向跑道；有的主人坐在高高的車頂上，一面和鄰車

的熟人大聲交談，一面吩咐仆人傳遞香檳酒和冷食；有的主人干脆在車廂裡小睡養神，等

待下一次鑼聲將他們喚醒。不時有單獨的騎馬人和步行的人群，越過馬車旁邊，參流不息

地涌向看台，濺起塵土，或是磕碰到車廂，發出摩擦聲，引起馬車前的套馬以打噴嚏的形

式來抗議。套馬的噴嚏聲，人群的腳步聲，發現熟人時的招呼聲，此起彼落，匯成一片嘈

雜的旋律。

           觀眾看台上，三分之二的座位已經佔滿。男士們大都戴著巴拿馬草帽，女士們打開

絹綢制作的遮陽傘，遠看過去像五顏六色的磨菇群。在傘和傘的隙縫裡，不時透出一道閃

光，那是男女觀眾手裡的望遠鏡鏡片的反光。看台中央有一把綠呢垂幕大傘，下面坐著大

清上海道道台應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有英國領事溫思達博士和法蘭西領事白來尼。由於

綠呢垂幕大傘的尺寸過大，擋住后排觀眾的視野，所以在道台大人座位后面的看台上，沒

有觀眾，在整個看台上留出一塊明顯的空白。

         艾瑪的馬車停在最靠近終點標志杆的地方。不僅因為她來得最早，而且因為作為賽         艾瑪的馬車停在最靠近終點標志杆的地方。不僅因為她來得最早，而且因為作為賽

馬總會的秘書，她有責任旁觀裁判員的判決是否公正。在完成監督測量騎師體重，驗証經

紀人証書，和賽馬的跑道號碼抽簽后，艾瑪把阿芳留在馬房裡管理華工服伺馬匹在賽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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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后的裝卸鞍具，自己在拉妮陪同下，捧著代表6匹賽馬號碼的白底紅字圓牌，回到自家

的馬車。那裡，高易，林泰勒，凱塞克大班夫人和剛好在上海休假的船長沃爾夫正在熱烈

討論該對哪匹馬下注。

            "現在哪匹馬的牌價最旺？”艾瑪問。            "現在哪匹馬的牌價最旺？”艾瑪問。

           "‘尋金者二世’。“ 沃爾夫說，”目前的比數是一比二。我已下注10個基尼。“

           沃爾夫指的是代表香港約翰顛地家族參賽的那匹澳大利亞純種馬。因為那匹馬的近

親 "尋金者" 曾經連續替顛地家族贏得香港 "家鄉杯" 冠軍，所以顛地家族將這匹送來上海

參賽的同種馬命名為 "尋金者二世”。目前為止，這匹馬最被看好，下賭注的人最多。而

下注的越多，贏錢的比數就越低。

           另外5匹參賽的馬分別是代表儀和洋行的名叫 "韃丹人" 的愛爾蘭棗紅馬；代表沙遜

洋行的名叫 "巴格達王子”的阿拉伯黑色馬；代表法國俱樂部參賽的馬，棕色毛皮直到小

腿處變為純白色，名叫“科西嘉人”；代表馬會創世人霍格的栗色矮腳馬，名叫 "山怪“；

代表旗昌洋行的美國馬，也是參賽馬中唯一的母馬，名叫 "摩門教徒”。

            比賽開始之前的一個禮拜，在熱衷於賭馬的人士間，流傳著各色各樣有關這6匹賽

馬的離奇故事或謠言。諸如，儀和洋行的 "韃丹人" 是喂特地從西班牙進口的豬蹄長大的，

所以腿筋十足；法國俱樂部的 "科西嘉人" 每晚喝紅酒，賽前睡覺休息得特別好；顛地家族

的 "尋金者二世”來自於從來沒有輸過的悉尼品種；旗昌洋行的 "摩門教徒“，它的祖父曾

被摩門教先知史密斯先生騎過，所以頗有靈氣；霍格先生的 "山怪”馬房裡近日飛來一隻

牙齒呈鋸齒狀的青鳥，逢人就啄，這是對參賽不利的征兆；沙遜洋行的 "巴格達王子" 習慣

在風沙裡行走，閉著眼睛也能飛奔。。。所有這些謠言，隨著賽期的臨近，像加了酵母的

面粉，持續發酵，左右人們下注的動向。面粉，持續發酵，左右人們下注的動向。

              "親愛的，你剛才在辦公可能不知道，根據經紀人最新的牌價，每匹馬的牌價是這

樣的，”高易鄭重其事地掏出筆記本，念給艾瑪聽：“‘尋金者二世’一比二，‘科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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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比七，‘韃丹人’一比八，‘巴格達王子’一比十，‘摩門教徒’一比十五，‘山

怪’ 一比二十七。”

            "我的天，可憐的霍格先生，就是因為那隻鳥的謠言，害得沒人敢買他的馬。”艾

瑪的舅媽大班夫人特蕾莎虔誠地把手按在胸前，“但願他不要氣壞身子。”瑪的舅媽大班夫人特蕾莎虔誠地把手按在胸前，“但願他不要氣壞身子。”

            "高大人，您能教我下注嗎？“不知什麼時候，"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總買辦艾

倫出現在艾瑪的車旁。

            "啊哈，艾倫先生，好久不見。您是要求穩，還是肯冒點險?"  高易問。

           "高大人，我是要替阿南和勝仔下注。他們兩個不能進場，每人給我50鎊，要我代

他們決定。“

           "你自己不賭嗎？”林泰勒問。

           "林買辦，我已經買了 ’尋金者二世‘，大家都說這匹馬最有希望，這匹馬最新牌

價是一比一點三，太低了。“

           沃爾夫聽到‘尋金者二世’的最新牌價，雙拳橫擊了一下。當著艾瑪的面，他沒有

出聲詛咒。

          “高大人，您知道阿南和勝仔是想贏大錢的，‘尋金者二世’的牌價這麼低，我不

曉得該替他們買什麼好。您看‘科西嘉人’行嗎？”

           "不行，‘科西嘉人’之所以賽前牌價名列第二是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買那匹馬，把

牌價壓低了，勝算並不高。“

           "那麼‘韃丹人’呢？艾瑪小姐，您說這匹儀和的馬行嗎？”

           "對不起，艾倫先生，我在馬會工作，不允許我告訴您哪匹馬好，哪匹馬劣。我建議

您請這三位先生幫忙吧。“您請這三位先生幫忙吧。“

           這時，又響起一陣鑼聲。這第二陣鑼聲是宣告還有30分鐘比賽就要開始，請大家抓

緊時間下注。於此同時，6匹賽馬的經紀人向觀眾台和停車場派出各自的助手，在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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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促銷自己代表的賽馬。助手們在人群和車堆裡穿梭奔走，隨時高聲報告刷新的牌價。這

時，一波新版的謠言不知從何而起，突然在觀眾裡流傳開來: "巴格達王子" 昨晚沒有睡好；

"山怪”馬房裡的那隻青鳥今天早上死了，至於青鳥的死，對 "山怪" 或其他的賽馬意味著

運氣轉好還是轉壞呢？答案比尋找謠言的來源更難，隻是讓已經下注的賭客發出驚呼或嘆運氣轉好還是轉壞呢？答案比尋找謠言的來源更難，隻是讓已經下注的賭客發出驚呼或嘆

息，讓最后關頭仍舊舉旗不定的賭客更加不安，引起一輪新的騷動。

         艾倫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幾個經紀人的助手正從不同方向朝艾瑪所在的這片馬車

群，大搖大擺地走來，一邊報價，一邊收錢，一邊給賭票，仿佛他們掌握著賽馬的勝負答

案。

           "您可以試試‘巴格達王子’，沙遜家的馬匹，馴練有素，應該不錯，”高易向艾倫

推薦。

           艾倫依然拿不定主意，求助地望著林泰勒和沃爾夫這兩位以前的上司。

           "我買了‘韃丹人’，我有信心這匹馬今天一定會贏，“ 林泰勒告訴艾倫。

           "伙計，時間來不及了，快作決定，”沃爾夫船長催促前水手，“我買了‘尋金者二

世’，我還要再買5個基尼‘韃丹人’，5個基尼‘巴格達王子’。”

           "艾倫先生，你可以分散下注，每匹馬都買一點，“ 大班夫人看到艾倫舉棋不定的

痛苦表情，大發善心地開導他。

           大班夫人的建議和沃爾夫船長的榜樣替艾倫解除了無法下注的苦惱。他向5個經濟

人的助手每人付出20鎊，替阿南和勝仔平均下注 "尋金者二世"，"韃丹人"，"科西嘉人"，

"巴格達王子"，和 "摩門教徒"。至於 "山怪" 呣，那個青鳥的故事實在太可怕了，還是不碰

為妙。

           鑼聲第三次響起，宣告經紀人必須停止出售賭票。觀眾們紛紛回到座位和車位。這           鑼聲第三次響起，宣告經紀人必須停止出售賭票。觀眾們紛紛回到座位和車位。這

時，一名身穿大禮服戴白手套的馬會職員，從馬房裡走出來，右手高高舉起一面黃旗，預

告賽馬即將進入跑道。隨著黃旗的舉起，像著魔一般，全場觀眾在一片騷動中站起來。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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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由高易和拉妮扶著，站上馬車夫的座位，用望遠鏡向全場瞭望。秋天的陽光正在漸漸躲

入變厚的雲層后面，跑道上仍然空無一人，看台上和車場裡，男女觀眾，推推搡搡，舉著

望遠鏡，打著傘，踮起腳，甚至趴在將跑道和觀眾席隔開的柵欄上，殷切的目光全部注向

馬房的門口。唯一沒有將目光轉向馬房門口的人，是三十名斯潘復督察長派來維護場序的馬房的門口。唯一沒有將目光轉向馬房門口的人，是三十名斯潘復督察長派來維護場序的

巡捕。

          按照跑道號碼的抽簽結果，6匹賽馬和它們各自的騎師按序入場。青灰色的“魔門教

徒”在1號跑道，棗紅馬“韃丹人”在2號跑道，棕色白蹄馬“科西嘉人”在3號跑道，黃

驃馬“尋金者二世”在4號跑道，栗色矮腳馬 "山怪"  在5號跑道，阿拉伯黑馬 "巴格達王子

" 在6號跑道。當每匹賽馬和騎師從馬房出來，從容不迫地走上跑道，停在起跑線時，下注

賭該匹馬贏的觀眾便會發出興奮的喊聲，諸如 "加油摩門教徒！“，"我愛你韃丹人!", “法

蘭西萬歲！”，或被不喜歡該馬的觀眾喝倒彩，諸如 "山怪該死!"，"摔死英國佬!"，“巴格

達小偷！”

         6匹賽馬和騎師入場后，經紀人的助手舉著標明每匹賽馬最后牌價的大字板，表情嚴

肅地沿著跑道柵欄，走過看台和車場，向賭客們展示最后的行情，引起又一波情緒騷動，

有人生氣跺腳，有人大為震驚，有人高興喧囂。最后的牌價是：1號 "魔門教徒”一比八，

2號 "韃丹人”一比三，3號 "科西嘉人”一比四，4號 "尋金者二世”一比一點二，5號 "山

怪"  一比三十五，6號 "巴格達王子“ 一比二十。關於 "山怪“ 和 "巴格達王子“ 的新謠言

果然奏效，使這兩匹馬在牌價上墊了底。

         接著入場的是發令員和6名裁判員，他們都穿著緊身騎師服，頭戴鴨舌帽。發令員佩

著藍臂章，裁判員佩著紅臂章。發令員和2名裁判員在起跑線處站住，另外兩名裁判員站

到環形跑道的最遠的對角線上，最后兩名裁判員來到終點標志線，攀上那裡的木質崗亭。到環形跑道的最遠的對角線上，最后兩名裁判員來到終點標志線，攀上那裡的木質崗亭。

崗亭的對面，隔著跑道，就是艾瑪的馬車，她的身后是人車擁擠的整個停車場。

          在千眾注目之下，崗亭裡的裁判員向遠處起跑線上的發令員揮動紅色小旗。發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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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舉起一面籃色小旗，騎師們立刻登上馬背，等候發令起跑。全場鴉雀無聲，隻有秋風

吹著看台上的大小陽傘，將布料抖動的啪啪聲傳入耳畔。

         發令員取出信號槍，朝天開槍發令。6匹賽馬比藍色火藥煙霧的散開更快，飛箭般沖

出起跑線，於此同時，觀眾席裡爆發出山呼海嘯似的加油聲。出起跑線，於此同時，觀眾席裡爆發出山呼海嘯似的加油聲。

        看到沖在最前面的是 "科西嘉人“，法國領事白來尼和法國觀眾們興奮之極，用最高

的嗓門大呼 "法蘭西萬歲!”。但是，他們的高呼很快變成嘆息，因為兩名起跑線上的裁判

員同時舉起紅旗，有人偷跑，必須重新開始起跑。

         已經在跑道上沖出50碼以上的賽馬們重新回到起點。

         發令員再次開槍發令，6匹馬幾乎不分前后地沖出起跑線。觀眾席上再一次卷起震耳

欲聾的加油聲。這時，香港顛地家族的“尋金者二世”跑在最前面，“科西嘉人“ 和 "韃

丹人”緊隨其后，再后面的是 "山怪”和 "摩門教徒“，"巴格達王子" 暫時落在最后。二十

四隻馬蹄擊在跑道上，像煮開的滾水在水桶裡沸騰。

         環形跑道全長5000米，賽馬需跑滿4圈跑道后決出勝負。第一圈后，“尋金者二世”

仍然跑在最前面，“科西嘉人" 的騎師以明顯高於其他騎師的頻率揮舞馬鞭，催打 "科西嘉

人"，極力試圖超越 "尋金者二世"。白來尼領事和他的同胞們氣勢如虹，富有節奏地在看台

上加油：

         "法蘭西萬歲!”“摔死英國佬!”。。。

         坐在白來尼領事身邊的上海道台應寶時聽不懂法文，經過通事的翻譯，明白了這些

高呼的內容，暗暗打量坐在另一邊的英國領事溫思達，卻沒有在后者臉上發現任何惱怒。

道台大人不得不佩服不列顛人的涵養工夫。

         除了道台大人和他的隨員外，跑馬廳裡唯一的華人觀眾就是阿芳和替賽馬裝鞍具的         除了道台大人和他的隨員外，跑馬廳裡唯一的華人觀眾就是阿芳和替賽馬裝鞍具的

幾個華工。此刻，他們聚在馬房門口，對跑道上掀起飛揚塵土的賽馬們評頭論足：

         "洋人真闊氣，不叫牲口做生活，倒叫牲口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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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個屁！比賽比做生活多攢銅鈿，比賽就是攢銅鈿。”

         "牲口比賽能攢銅鈿，哪麼人呢？人比賽能攢銅鈿嗎？“

         "人比賽沒有牲口比賽攢得多！所以，人就要做生活。”

         賽馬進入第三圈后，前后名次有了明顯變化，"韃丹人”跑在最前面，“尋金者二世”         賽馬進入第三圈后，前后名次有了明顯變化，"韃丹人”跑在最前面，“尋金者二世”

緊隨其后，再后面是 "山怪" ，“摩門教徒”和 "巴格達王子”。 "科西嘉人”在第2圈的

拼搏后顯得后勁不足，落在最后。對於這樣的順序替換，觀眾席上的吶喊起了相應的變化，

加油聲裡伴隨拍掌，咒罵聲中夾雜嘆息，人們揮舞雙拳，臉部扭曲，身體作出各種姿態，

仿佛可以通過這樣的隔空使勁，軀趕自己下注的馬領先。再也沒有人坐在原處，大家都站

立起來，有些甚至離開原地，擠到將跑道和看台隔開的柵欄處。

          "今天我要輸了，阿南和勝仔他們倆個不輸不贏，“艾倫看到自己下注的原先十拿九

穩的 "尋金者二世”不再跑在最前面，很失望。

          "不要太早下結論，跑到最后一圈出現變化是時常發生的，“沃爾夫試圖用經驗給艾

倫打氣。

         事實上，變化正在發生。當太陽漸漸躲入雲層后面，同時刮起了一陣強烈的西風。

這風越刮越厲害，把細草從華工們留在跑道和中心草坪接壤處的草堆裡吹散開來。順著風

向的細草像綠色的沙塵，吹向跑道，吹向賽馬和騎師的眼睛。每一匹賽馬都慢了下來，除

了 "巴格達王子”。

         代表沙遜洋行的這匹阿拉伯黑馬迎著草塵，絲毫沒受影響地奔跑著，它的來自於伊

拉克的騎師同樣勇猛不減地揮舞鞭子，在黑馬的后臀上留下殷紅的血痕。“巴格達王子”

接連超越“摩門教徒”，"山怪"，"尋金者二世" ，向跑在最前面的 "韃丹人”追去。這時，

有人突然想起開賽前的一則謠言: 沙遜洋行的 "巴格達王子" 習慣在風沙裡行走，閉著眼睛有人突然想起開賽前的一則謠言: 沙遜洋行的 "巴格達王子" 習慣在風沙裡行走，閉著眼睛

也能飛奔。。。天哪，這則謠言在西風飛舞的細草裡應驗啦！

            "巴格達王子" 謠言應驗的說法比西風還快地傳開，下注賭贏 "巴格達王子" 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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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瘋一般奔下看台，跨出馬車，踩翻食盒酒瓶，擁向跑道邊的柵欄處。沒有下注 "巴格達

王子"的其他觀眾，對賽馬最后關頭出現如此精彩的轉折著魔若狂，忘記即將失去的賭注，

驚呼尖叫，跟著前仆后繼地擠向柵欄。

           這時，在終點標志線旁的崗亭裡，兩名裁判員異常鎮定，目光不離終點標志線，靜           這時，在終點標志線旁的崗亭裡，兩名裁判員異常鎮定，目光不離終點標志線，靜

靜地守候最后一瞬間的來臨。"巴格達王子" 的蹄子踢得又高又穩，在震天動地的加油聲中，

輕鬆超越 "韃丹人”，毫無爭議地首先沖過終點標志線。 艾瑪和崗亭裡的兩個裁判同時舉

起代表 “巴格達王子" 的 "6" 號白底紅字圓牌。不到一分鐘裡，整個賽馬場沉浸在掌聲，

唿哨聲，狂熱歡呼聲，和到處打開香檳酒塞的噼啪聲中。

          艾瑪站在車夫的座位上眺望狂歡中的賽馬場，卻忽視有一個熟人正在下面朝自己走

來。

          "艾瑪，恭喜你明天可以回家休息了。”

          艾瑪望下看，很意外。"咦，托瑪斯牧師今天您怎麼也來了?!“


